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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反对奢侈，主张节用，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中国传统的节用思想认为，节用关系到国家和百姓的富裕，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这些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提高我们建设节约性社会的自觉性，是很有启发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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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奢侈，崇尚节俭，主张节用，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研究一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节用思想，在今天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样几个过程或环节。无论是现代经济学，还是历史上的经济思想，都是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的的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的产物。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当然也不例外。在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这些基本过程的研究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形成了以下一些基本观点：关于生产和交换，认为农业是本业，手工业和商业是末业，要富国富民，必须重本抑末，重农抑工商。关于产品分配，主张均贫富，反对扩大贫富差距，要求缩小贫富对立。关于消费，则主张崇俭黜奢，反对奢侈，主张节用。关于经济和政治、致富活动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关系，则主张贵义贱利，反对不义而富。北京大学赵靖先生认为，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崇俭黜奢，是中国二千年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三大基本教条。掌握了这三条，就可以掌握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点。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基本教条之一，由此可见节用思想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要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但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不但儒家主张节用，而且几乎所有的学派，绝大多数思想家，都主张节用。反对节用，主张奢靡的思想家和著作，不是没有，但为数极少。

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

从客观上讲，这主要是由古代社会的经济情况决定的。古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铁锨、镐头、牛马，刀锯等一直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劳动生产率很低。那时主要的生产部门是农业，据战国李悝和汉代晁错的统计，一个农民的五口之家，一年生产活动的结果，不仅没有剩余，而且根本满足不了正常的消费需要：“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人民群众要维持生存，必须通过节用压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才有可能。尽管如此，封建剥削阶级却极端荒淫奢侈、极端铺张浪费。例如，晋朝大地主兼大官僚石崇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出的奢侈的典型：石崇家“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
中国历史上的节用思想，正是作为封建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这种荒淫奢侈、铺张浪费行为的对立物而产生的。

                一、节用与富民
富国富民，特别是富民，一直是历代进步思想家所追求的理想，也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的治国目标。怎样才能富民？尤其是使广大饥寒交迫的贫苦百姓富裕起来？许多思想家认为，百姓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对财富的肆意挥霍浪费造成的，因此，要富民，必须提倡节用。

孔丘明确地把节用和爱人联系在一起，“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
宋代朱熹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於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
孟轲则认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更明确地把人民的饥饿死亡看成统治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造成的结果，把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看成是“率兽而食人”的吃人行为。

墨翟更清楚地把广大百姓的饥寒冻馁归罪于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他说古代的明君“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而现在的君主则相反，他们“厚作敛于百姓”，残酷地搜刮民财以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以饮食为例，当今的国君“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人民群众“饥寒并至”
，都是由于以君主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这些富贵者的奢侈造成的。

除了以君主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之外，大地主阶级的奢侈也是广大农民群众贫困的重要原因。汉朝思想家董仲舒说：在封建社会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唐朝思想家陆贽也说：地主阶级“租贩兼并，下锢齐人之业；奉养丰丽，上侔王者之尊。户畜群黎，隶役同辈，既济嗜欲，不虑宪章，肆其贪惏，曷有纪极！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积无涯。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倾千家之产，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举类推之，则海内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风俗讹靡，氓庶困穷，由此弊也。”
大诗人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描写的也是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奢侈挥霍和人民群众冻饿而死这种尖锐的贫富对立的事实。

大商人的奢侈同样在导致百姓的贫穷。汉朝思想家晁错说，大商人“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贾谊在揭露富商大贾奢侈挥霍时说，现在大商贾贩卖的奴婢，穿戴的都是绫罗绸缎，这是过去皇后入宗庙才穿的衣物；他们酒会宴席上装饰墙壁的高级丝绸，是过去天子才能穿的衣料，这样漫无限制的奢侈浪费，国家怎能不穷呢?“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服，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夫雕文刻镂周(害)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能轻成；用一岁，今半岁而弊。作之费日，用之易弊，挟巧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

从上述认识出发，许多思想家呼吁封建统治者、官僚地主和大商人节用。墨翟要求统治者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去其无用之费”，
只要统治者不再奢侈浪费，真正做到“用财节”、“自养俭”，就可以达到“民富国治”的目标。明朝政治家、理财家张居正也说：“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节，则其用自足。” 
 “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
 为了实现富民的目标，统治阶级必须反对奢侈，历行节俭。

                 二、节用与发展

节用不仅可以通过限制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搜刮，达到富民的目标，而且节用可以通过增加国家和百姓的财富积累，促进生产发展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所以，节用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首先，节用可以增加财富积累以备灾荒，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墨子认为：“备者，国之重也。” “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 怎样才能具有充足的储备？一是抓紧生产，“生财密”，二是坚持节用，“用之节”：“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罹）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荀况更清楚地论述了节用对于增加积累，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说，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节制自己的消费，以防止生产和生活出现无以为继的情况。而“偷生浅知”之人，不知道“长虑顾后”，肆意挥霍，结果就难“免于冻饿”，转死于沟壑之中：“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
张居正也从防止以后无以为继的角度劝说明神宗节用：“方今天下民穷财尽，国用屡空，加意撙节，犹恐不足，若浪费无已，后将何以继之?”

其次，节有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使财富增加。

儒家经典《大学》认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里的“食之者寡”、“用之者舒”，都含有节用的意思，把节用看成生财的重要因素。墨子更强调节用对增加财富生产的重要作用，他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
在这里，墨子把“去其无用之费”即节用看作成倍地增加国家财富的基本手段。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也把节用看成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条件，他说：“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
又说：“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
荀况也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节用为什么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增加财富的数量？
墨子把社会能提供的总劳动看成是一个定量。他把生产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足以奉给民用”
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一类是“加费不加民利”
的奢侈品的生产。社会总劳动将在这两类生产中分配。统治阶级奢侈需要占用的劳动多了，劳动人民用在衣、食等生活必需品上的劳动必然会减少，统治阶级的各种奢侈活动和需要，“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
如果统治阶级节去了大量的奢侈浪费，那么这些劳动就可以用到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上，粟米布帛等“奉给民用”的产品毫无疑问就会成倍地增加。所以墨子说：“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
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统治阶级节用的必然结果，是人民所受剥削的减轻，生活条件可以因此得到改善，劳动者不会再因为饥寒交迫而“手足不强劲”
，这就有条件“强从事”，更多更好地劳动，从而生产出更多的财富。此外，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好了，人口也会随之增加，劳动者的人数多了，这也可以使生产得到进一步地增加和发展。

在荀况看来，节用不仅可以保证社会简单再生产的持续进行，而且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节用可以使百姓拥有较多的剩余产品，百姓手里有较多的剩余，他们就可以增加生产投资，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大生产规模，例如，更多地饲养家畜和家禽，增加土地肥力，购置更好的劳动工具，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这就可以成倍甚至成十成百倍地提高产量，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富裕：“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节用还可以避免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这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汉代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对因为奢侈而大量浪费和破坏物质和人力资源，影响生产，造成经济衰退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揭露，他们说：“饰宫室，增台榭，梓匠斫巨为小，以圆为方，上成云气，下成山林，则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
”

所以，奢侈浪费必然造成经济衰退，导致民贫国穷。要使经济发展，生产扩大，必须节用。

三、节用与稳定

杜绝奢侈，厉行节俭，不仅是富民的需要，发展经济的需要，而且是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社会稳定的需要。关于这一点，传统节用思想有大量的论述。甚至可以说，传统节用思想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孔子说：“奢则不孙（逊）”
，人如果奢侈，就会骄横跋扈，不会安分守法，发展下去，就会破坏封建礼制、危害封建社会秩序，甚至会犯上作乱。这显然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 例如：秦汉时期，关中“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
富贵之家这种奢靡僭上，违法作恶的情况，自然要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更主要的，是统治阶级的奢侈挥霍，加重了对人民群众的搜刮掠夺，激化了阶级矛盾，不断引起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封建统治和封建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传统节用思想也主要是从这方面来论证节用与稳定的关系的。

孟轲说，夏桀靠掠夺民力为“台池鸟兽”以满足自己的奢侈淫欲，人民对他恨之入骨，直至喊出了要与他同归于尽的呼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
夏桀的统治最后也果然被推翻。

墨子更明确地认为统治阶级的奢侈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揭露封建君主在衣服和宫室方面的奢侈情况时说：“当今之主，……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殚）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又说：“当今之主，……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所以，统治阶级如不节用，社会动乱就难以避免，其统治必定要垮台，所以墨子的结论是：“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法家的著作《管子》一书也认为奢侈还是节俭是关系封建统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管子》指出，“民予则喜，夺则怒”
。人民的财力是有限的，而统治者的奢侈欲望却是无穷的，如果统治者不肯节用，肆意掠夺百姓，必然要激起人民的愤怒和仇恨，直至起来推翻其统治：“地辟而国贫者，舟车饰，台榭广也 。……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唐朝陆贽也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他说：“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而“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 他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节俭国家就可以富足安定，奢侈国家就会贫穷乱亡。他说，汉文帝“能躬俭节用”，所以，“御府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红腐不可食。国富于上，人安于下。”而隋炀帝“肆行骄奢，竭耗生灵，不知止息，海内怨叛，以至于亡。”他认为“秦皇隋炀之败靡足戒”，他劝诫封建君主能认识到奢侈与节俭，“其于得失相远，复有存灭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惧？”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揭示的也是节俭国家就能兴盛，而奢侈则必然破灭的历史规律。
四、节用与享用

节用不是不要消费，不要享用，而是要求人们消费方面应该节俭，而不要奢侈浪费。但是，怎样才算节俭？怎样才算奢侈？这就有个节用的标准即衡量节俭和奢侈的标准问题。

墨子为人们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消费提出了相当具体的节用标准。他认为在穿的方面，衣服只要能够“冬加温，夏加凊”就可以了。住的方面，房屋只要“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
 就可以了。吃的方面，饮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就可以了。行的方面，车船能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
就可以了。在墨子看来，一切超过上述标准的“费财劳力，不加利” 
“不加用”
的消费，都是应该反对的奢侈行为。墨子把上述标准做为一切人都应该遵守的标准，君主也不例外。他实际上认为人们在消费上不应该有等级和阶级的区别，人们的消费应该以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为标准，谁都应该这样做。墨子是代表小生产者劳动群众利益的思想家，他的节用标准，反映了小生者反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和掠夺，要求保证小生产者劳动群众能过上衣暖食足的温饱生活的愿望。很显然，剥削阶级是不可能接受这个要君主和平民、富人和穷人都过同样的仅仅身暖腹饱的日子的消费标准的。

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学派则认为节用的标准是“礼”。孟轲明确提出“用之以礼”
，即人们应该按礼的规定消费。什么是礼？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董仲舒说："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
 简言之，礼是对人们所处的阶级、等级地位及其应该享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规定。礼规定了各社会阶级和等级应享受的生活标准，包括俸禄的多少，衣、食、住、行所使用的物品的规格等等：“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
“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所谓“用之以礼”，就是要求人们按礼为自己规定的待遇消费，超越了礼的规定的消费，就是必须反对的奢侈行为，符合礼的规定的消费就是完全合理、无可非议的，再多也不能叫作奢侈。儒家反对个人在享受上高出礼的规定，但也不提倡低入礼的规定的消费。孔子在批评“奢则不孙（逊）”的同时，又认为“俭则固”，即消费低于礼的规定也不好。子贡提出去掉每月初一日告祭祖庙用的活羊。孔子批评子贡说：你爱惜那只羊，我却爱惜那种礼：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去掉“饩羊”，虽然是节用的做法，但由于违反礼的规定，是破坏礼的行为，所以孔丘并不赞同。

那么，礼对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消费是怎么规定的呢？“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
所谓上贤禄天下，即对封建君主可以把整个国家供其享用，而诚实的平民百姓能够不愁吃穿就可以了。这就是封建礼制的规定。儒家的经典《周礼》规定的统治者的实际消费标准是极为奢侈的，以饮食为例，它规定：“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佐食。”
在劳动人民的眼里，这样的饮食毫无疑问是极为奢侈的。但是，由于符合礼的规定，所以也就不是儒家所反对的奢侈了。当然，如果某个君主突破了礼的上述规定，例如，不是“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而是“羞用二百品，珍用十物”了，那就是必须反对的奢侈行为了。这就是封建传统“崇俭黜奢”思想的“节用以礼”
原则的含义。

礼为什么对封建君主的消费规定那么高的标准，荀况专门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像墨子主张的那样，君主和百姓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乘一样的车子，那么君主就和百姓一样贫困“不足欲”，就一样没有威严了，“不足欲则赏不行。……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生产就不能发展，国家就必然贫穷。所以对君主“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淫泰也”，而是因为“主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谁也没有君主做得好，功劳大，因此，让封建统君主享受那种高标准的实际上就是奢侈性的消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为君主提供“雕琢、刻镂、黼黻、文章”、“钟鼓、管磬、琴瑟、竽笙”
等高档用品，是完全必要的，是百姓甘心情愿的，因而也就不能把这一切看成是君主奢侈了。

可见，以儒家思想为主旋律的中国传统的崇俭黜奢的节用思想，不仅不会影响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而且实际上还在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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